缅怀柳亚子先生

冯和法

我在中学时期就知道南社诗人柳亚子先生的大名，后来陆续读过他的诗词，非常敬仰。在三十年代初，我刚从大学毕业，在大学时期的老师徐仲年先生对我说，“亚子先生不定期地邀集一些文艺界朋友，在新亚酒店等处举行茶会。人们称之为‘文艺沙龙’” 。徐老师邀我随他一起去参加，我自然欣喜非常。记得我参加过四、五次，都是在下午三时许，借一些广东酒店售茶点时举行的，茶点费个人自付。徐老师把我介绍给亚老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内心十分紧张和激动，面对这位名重中外的学者，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和幼稚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还是柳亚子先生打破了僵局，亲切地问我“喜欢什么？最近在看什么书”之类的话，态度和蔼，平易近人。我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。同亚子先生一起来的是朱少屏和华林两位先生。朱先生是中国环球学生会会长，华先生被称为“诗人华林”。后来我在一些文史资料书籍中看到，他们两位也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。他们在茶会中无所不谈，我只是静静地旁听，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插话提问。我记得亚子先生曾谈到，有一些太平天国的领袖如石达开、李秀成等人的诗，这些诗不是本人所作，而是南社诗人为推翻清朝作宣传而借用他们的名字写的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九一八”事件后，上海文化界人士忙于抗日救亡运动，“文艺沙龙”也就停止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如何停止的，事后知道是与反动派不准人民集会的压力有关。

上海抗战爆发以后，我和徐仲年先生失去了联系，也未知亚子先生的行踪，只是偶尔在报上看到他所发表的一些反对妥协，坚持抗战的文章，以及他受到反动派诬蔑的一些消息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上海很快沦陷，我从香港搭日寇疏散难民的船到广州湾，挂念着在香港的友人的安全，也非常想念亚子先生。我到了桂林，大约过了二、三个月，在香港文化界的许多朋友也陆续到了桂林，我听说亚子先生也来了。许多朋友都非常高兴，我也记不得亚子先生在桂林住在哪里。当时有许多朋友纷纷向他要墨宝，但宣纸无处购买，恰巧我与汇通行有关系，那里存有大批宣纸，我就取了一些，由萨空了同志送给亚子先生。亚子先生给许多朋友送了他的新诗条幅，也送了我一张“七律”，我视为珍宝。但在湘桂战争中遗失了，诗句也已记不起来，大意是说我是个文人，而又会“经商”，诗中引用了范蠡的典故。此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亚子先生，只是在毛主席诗词中经常拜读他的唱和诗，在读诗时就会想起“文艺沙龙”等往事。

在抗战前期，我同亚老的儿子柳无忌先生见过面，他有一部新诗稿送到我们编辑部，我很喜欢他的诗，很快就付梓出版了。后来，很久未闻他的消息。近几年从报纸上得知他定居美国，曾回国探亲。

我同亚老的女儿柳无垢见面是在香港沦陷后的桂林，当时他翻译了一部哈代的小说，我介绍给“建文”书店出版。这个书店是我和朋友拨了少数资金，由一个姓王的友人经管。由于经营不善，很快就倒闭了。无垢的那部译稿的名称，现已记不得了。不久前在《新文学史料》上看到悼念无垢的文章，才知道她坎坷的生活。

因身体和记忆欠佳，为表示我对亚老的缅怀和崇敬，故记录点滴往事以资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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